
“老铜矿”是铜陵老人对铜官山铜
矿的亲切称呼。一声“老铜矿”，蕴含
着铜陵老人、尤其是在铜矿工作过的
老人的无限深情，既是对曾经辉煌记
忆的唤醒，又有着对那段激情岁月的
缅怀。但是，这个“老铜矿”并不仅仅
是指“铜官山铜矿”，或是“铜官山铜
矿”的省略称呼。其中原委值得说道。

铜官山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采
冶历史可上溯至商周时期，汉代在此
设立“铜官”，唐代被封为“利国山”。
到了近现代，铜官山的铜铁资源曾受
到英国商人的觊觎和日寇的疯狂掠
夺。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 12月 29
日中央有色金属会议在北京召开，铜
官山铜矿是会议决定恢复建设的第一
座、也是唯一一座铜矿山。1950年 5
月10日，华东工业部成立铜官山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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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担任。铜官山铜矿工程处成立之
初，只有管理组和设计组基建工程
组。1951年1月22日，铜官山铜矿工
程处设立二级机构，下属铜官山矿厂
工场（即铜官山采矿厂工场）、选厂工
场、炼厂工场、机工场、电工场和土建
队。首先恢复建设的老庙基山矿坑由
铜官山采矿厂工场负责。

1952年6月30日，老庙基山矿坑
62米平巷出矿，人们通常认为“这标志
铜官山铜矿正式投产。”准确地说，这
是“铜官山工程处矿厂工场顺利出
矿”。其时，“铜官山铜矿”这一名称还
属于工程处所独有。1952年11月，铜
官山矿务局成立后，铜官山矿厂工场
改为矿务局采矿场（即铜官山采矿
场）。1953年8月，铜官山矿务局勘探
总队（即“硐探队”）并入铜官山采矿，
铜官山采矿场改为铜官山矿务局采
矿，又称铜官山采矿、老庙基山矿。“铜
官山铜矿”真正作为一座矿山的名字，
是在1958年10月。铜官山矿务局撤
销后，铜官山采矿作为安徽省冶金工
业局直属企业，改名“铜官山铜矿”。

“铜官山铜矿”的前身经历了“铜官山
采矿厂工场”“铜官山采矿场”“铜官山

采矿”（或老庙基山矿）这些变迁。
“老铜矿”这一称呼的出现，是因为

这一时期的机构变动较大，名称更换较
多，无论是铜矿、铁矿，还是老庙基山、
冶炼厂、机械总厂、发电厂等都冠以“铜
官山”之名，以“老铜矿”称呼这些单位，
简单明了，亲切亲近；同时也是为了与
1956年2月至1958年7月相继建成的
铜山铜矿、井边铜矿、狮子山铜矿（今冬
瓜山铜矿）和凤凰山铜矿相区别。

“老铜矿”声名鹊起，不仅在于老
铜矿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为新中国
提供了急需的战略物资（“一五”期末，

“老铜矿”的矿山铜产量与粗铜产量均
占全国的半壁江山），还在于新中国赋
予老铜矿人崇高的主人翁地位。当
时，新来“老铜矿”的工人工资大致按
上海标准定薪（每天通过电报的形式
通报上海的行情，以上海当天的米价
折算工人的日工资），工资水平要比当
地高出一截。再者，工人的劳保用品
也让人眼红。正式工人都有统一配发
的制服式，工人上衣三个暗兜，下边两
个斜的，西式长裤，八角工人帽，很是
新潮。干部和女工也都有各自的服
装，穿在身上那叫一个“拉风”。还有，

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是让人羡
慕。演话剧、打腰鼓、扭秧歌，跳集体
舞，唱歌越剧、歌剧几乎天天有；篮球、
排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康乐球，
还有棋类活动都很活跃，每逢节假日
都有部门组织的比赛；另外还有供工人
学习的图书馆、休闲放松的娱乐室……
矿区拉上了有线广播，广场上、宿舍区
装上喇叭，播放时事、公告、文娱节目，
转播其他台节目。那时的矿山是沸腾
的，年代是火红火红的。

最能体现“老铜矿”工人自豪感的
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铜官山工程
处”的证章，走到哪里都被别人高看一
眼。当时有这样一种现象：“老铜矿”人
买东西若是忘带钱了，人家只要看到胸
前的证章，就会说：“不要紧。下次带来
就行啦。”这是一份多么宝贵的信任啊。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铜官山依
然岿然屹立，可那些以铜官山命名的
企业或更名或关破重组，“老铜矿”却
深深烙进人们的记忆。发轫于铜官山
铜矿的铜陵有色，如今跻身世界五百
强之列，正以崭新的姿态，在新时代见
证中国梦的进程中的赓续着“老铜矿”
的风采。

□沈成武

说说“老铜矿”

感受乡愁从诗开始。那时，我的
记忆是年轻的。随着岁月的推移，世
事的变迁，很多东西都渐去渐远了。
然而有那么三两首诗，却执拗地盘踞
在记忆深处，在日复一日的生命进程
中益发清晰。每每默诵这些灵性美
丽的诗行，都有一份无言的感动。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
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
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仿佛雾里的，
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
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席慕容的乡
愁，是年轻的心渴望亲近故土时，独
自吹奏出来的清亮的笛音；是一份怅
然若失的心境；是一棵根植在心头，
不长年轮的岁月树。席慕容的乡愁，
是一支与乡土有关的永远而年轻的
恋歌。

余光中的乡愁，则极尽哀婉缠
绵：“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
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
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
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小小的邮票、
窄窄的船票、矮矮的坟墓、浅浅的海
峡，既有血有肉，又笃实明白。一当
触及这些连系亲情、爱情、思乡之情
的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再麻木的灵魂
都会为之震颤，再冷硬的心灵都会为

之动情。人生苦短，更何况一生一世
远离乡土的人，哪能没有落寞伤感的
情怀。

乡愁诗中最为绚丽最有意境最
让人柔肠百结的要数余光中的《乡愁
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
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
水。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那血
一样的海棠红，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
的烧痛，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那信一样
的雪花白，那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
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
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那母亲一样的
腊梅香，那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
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长江
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这些诗意
的存在，远离久了，便如梦似幻，又怎
能不百般牵引漂泊者对乡土的美丽
怀想。

站在个体的角度，乡愁可以是一
份诗意的情感；站在一个国家的角
度，乡愁则是一种铭心刻骨的伤痛。
为海峡两岸统一大业，前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出访会见华侨华人时，就自然
而然引用过余光中的《乡愁》。他饱
含深情地说：“浅浅的海峡，国之大
殇，乡之深愁”。

乡愁啊乡愁，可以是生命个体中
一种忧伤而美丽的存在；但就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来说，乡愁是剜在心头
的创口，带出的是伤痛中的伤痛，绝
不会有什么美丽可言。

□程应峰

乡愁是一种痛

梦笔生花是黄山的自然景观。
在黄山北海宾馆前散花坞内，与

笔架峰相近的海拔1640米处，有一石
挺出，平空耸立，下圆上尖，像一支书
法家的斗笔。峰尖石缝中，长有一株
奇巧古松，盘旋曲折，绿荫一团，宛如
盛开的鲜花。峰下有一巧石，形如人
卧睡，故称此景为“梦笔生花”，为黄山
胜景。清人项黻有诗赞曰：“石骨棱棱
气象殊，虬松织翠锦云铺。天然一管
生花笔，写遍奇峰入画图。”

要想读懂黄山这部地理好书，就
得从生态美文的这支神笔导入。我就
以为这笔，是大自然真实与单纯，物质
运动，自天而降的爱的雨露滋润之
物。是自然对我们人类的恩泽，是经
天纬地传给我们的爱语。

我已不知多少次，站在黄山这几
乎与国宝迎客松齐名的黄山古松神笔
前凝思了。一边展读，一边领略其中
的造化。这笔粘着天地的雨露，墨着
历史的浮尘，蕴藏着万千风云，裹挟着
无限心事，在琉璃色彩变幻，伟、奇、
幻、险天然画卷里，不仅能书写野生之
道，还能在时空中以点点绿意，延展着
地理的传奇。

人在今与古的混合中，一节一则，
一段一句地读，就在变幻不定的云朵
与地质语汇的互言里，收获意外的精
彩。看那走笔瑰丽，那石破繁缛的细
部，都将我引领到造山运动而层见叠
出的象形字画里。有无相生，动则声
起，静则音止的自然之状，带着土地的
灵气，在不相同的维度里，彰显着一座
山的梦境。

我扩张着思维，想象着一支笔在
时空与地理上落下的厚重与辽远。此
时，云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以花香的
芬芳，飘雾导读着这笔的情意。微风
也翻动着我与散花坞内的情绪，笔接
住云海的水沫，粘着晨光，细腻委婉地
书写着眼前的美句。我人在有意无意
的自然关怀与色空变幻里，转动眼神，
看神笔抖锋转唱，叙述生长又向上的
故事情节。山节理深处细微的声韵与
久远的故事，栩栩如生地从笔锋流写
出来。

云将我带入自然神笔的书写之
中，形散而神不散的自然之笔，在介然
里校正着我的片面。凝视这渗透着山
神心气的神笔，看着笔端那丛绿意，我
的心，一如那石柱上的笔锋，心里的笔
划也容纳起万千微小的生命来。

对山情的观察和对笔意的体味，
我们不要只看这笔日月爱抚中的包
浆，看这支笔衔接与灵动的姿态的水
声里，是怎样调动复兴之梦的全部能
量，灵动抒发天地的浩然之气。这支
神笔，是怎样把控情水云色，掂量自己
的力量，借天地之怀，书天地之象的。
从最本真的地气情感力量里，生长出
包容自然与心灵众多的寄语心花来。
山的文学与色泽，都是在这雨水的衔
生中完成的。有云水禅心的大自然的
能量场，当然就能生出与天地共存的
自然文字来。

我虽然听不到那笔端微信里的花
语，也不知，看不透，哪一笔画，是时间
抽象给我们的符号，哪一笔是史前的
遗痕。更说不出准确的地质语汇，也
不能翻译出这支笔初心的创意。

就因为我不能生长在那个自然的
“情怀”之中。人与自然相比，显得太
渺小了。今天的我，就是搜肠刮肚也
拽不出一朵笔上的“花”来。你看，那
笔端上一个地质的肌理，一个地质感
叹的记号，都要超越我生命长度多少
倍了。我们的情感链条里，没有地质
语汇。美学谱系里，才能感觉一点从
岩层里蔓延出的符号。站在景深的原

地，只能以相同的
爱美基因，来感觉
自 然 书 写 的 灵
气。感知情感能
量与重量，闻嗅着
山水蕴发出的笔
墨的情味。

这自然大象，对我就是无穷的远
方。情感力量再能支撑，我也无能解
释。遥对历史八亿年时光的思索，时
间怎么显出这只巨笔锋芒的我，追思
神笔执着的对山体之根的爱，思考着
这只笔的根须，怎样从生活的深部吸
取能量的感觉，然后，情生笔动，永远
的真诚与激情，才在历史的空间与现
实的生活里，撰写出了生动而又有遥
远回声的文字的。

鸟儿飞来转去，只要立笔枝头就
能无曲的歌唱，众声独语而来的神秘，
生花的妙景与视觉上的美感，悠远命
运感的节气，让云勾描着各种物态的
长相，亿万年来，都朝朝暮暮游戏在虚
掩与温情里。

时间流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
为峰尖石缝中，那株奇巧古松，开始枯
萎，最后死亡。不理解自然在换笔。
有人就浅薄地图解地理的“梦笔”，以
假遮蔽真实，用了一棵仿真树代之象
形，而一代就是17年之久。

而这期间，是我上黄山最多的时
期，十几次地站在梦笔生花的景观
前，面对着笔端的塑料树，我只能对
天南地北的上级领导、朋友、文友说，
假意在侵蕴我们的情感，梦笔生花的

“花”，已被塑料树替代。自然之笔，
怎么能被塑料所替代？灵性之象，梦
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梦笔之
花，它不仅与山水有关，更与我们的世
界息息相关。

真是一念一世界。追求梦想的甜
美，怎么也不能与塑料发生关系呀！
天问般地热议与投问的能量团，从眼
神聚焦到梦笔的“花”上。自然之笔枯
了，天下还有什么笔能写出妙文？以
假换笔端的真灵性，是尊重自然，敬畏
自然？梦想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多
接地气，凝聚自然的力量，才能有灵
性，有梦才有蓝天。个人的情感状态，
随着一种“痛”，蔓延到了本不该有的
山水文笔里。

解读梦笔的妙方还是时间。从17
年梦笔的叹息里，黄山人不仅仅是听
到了这支笔的怨声，还从怨言的强振
波里，感到了责任与压力。转烦恼为
愿力，回归自性。从梦笔“花”儿的枯
死里寻找原因。分析了梦笔生花内外
循环的原因，重新读懂了山语。尊重
原生态的美丽，与自然和谐地相处。
将梦滋养，（其实梦有时也是要滋养
的。）自2004年后，选植了一棵黄山
松，并养护成功，移植到梦笔生花原来
的位置，也将自己的情感移到这里，人
与梦笔重新建立起了崭新的关系，打
破山水的边界与身体边界的关系，使
断了17年的梦笔，再生花来。面对自
然之象，眼看着梦笔又生出花来，人在
风雅中与这笔同声共气起来。

2013年我又一次站在失而复得，
已长成的自然景观梦笔生花的“花”
前，思绪如梦笔，在云涛的纸上缠绕。
这支国家地理之笔，它不仅契合时代
的脉搏，也与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紧
密相连。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多
想握一握这只黄山重生的温馨康乐之
梦，也想让追求梦想的甜美惠及自
身。因为，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
是追梦人。新生活的征程上，不管乱
云飞渡、风吹浪打，都会以坚如磐石的
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
力，凝聚各方的力量，一如梦笔，书写
伟大的中国梦图。

然而这只笔太大了，我只能以意
识来拥抱这生物场的神奇。唯识所
心，随心应量。时间将我身体抽象成
笔杆，头发自然成了笔锋。风吹过来，
贯通在笔中的情感，一咏三叹的叠加
的意象，正和异的契合，虚与实的交
结，新与旧的碰撞，都从心底流向身体
的笔端。看着这地理上的现实主义与
浪漫主义结合的神笔，我渐渐泪水盈
眶而出。我的小宇宙通感自然的心
意，仿佛有一种光将我照亮，心进入翠
色之中，我一下意识到了自己的前世
今生来。

□凌代琼

梦笔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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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霞光黄山霞光 汤汤 青青 摄摄

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们农村老家有送号的
习俗，也就是当男孩子长
到十八岁，村里会组织一
些在村里有威望、德高望
重的人，根据我们的辈分
排行，给我们重新取一个
名字，有了大号就等于你
是成人了。这和现在搞
的成人典礼差

不多。我永远忘不了我的
那次十八岁送号。不是因
为我有了现在这个所谓的
大名字，而是因为那将我之
所谓的青春醉得一塌糊涂
的酒。

在村里，送号可是个大
活动，场面之壮观，气氛之
浓厚，持续时间之长，那是
相当得叫人亢奋。大戏一
本接一本地唱；电影一场接
一场地放；美酒佳肴那是让
你开足了洋荤。就是在这
样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氛围
下，我第一次在别人的怂恿
下，捧起酒盅，一仰脖子，一
杯“杜康”进了我的胃，呛得
我眼泪哗啦直流。见我的
怂样，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奶奶说，我家祖传三代都不
喝酒，就你还能给我们撑点
面子，醉了没关系，明天接
着喝，越喝酒量越大，越醉
酒量越大。当时，我并不知
道奶奶这是什么逻辑。于
是，我自觉不自觉地在奶奶
的“鼓励”和强烈支持下，开
始了我的青春醉酒之旅。

青春酒作伴，我比谁都狂。十八
岁的那个春节，我以村里唯一的一名
高中生的身份，被村里的人挨家请着
从东边喝到西边，从早上喝到晚上，
一天最起码要喝两顿，一个春节几乎
天天醉在酒席上。我清楚地记得，大
伯家正月初三请我喝酒的事。大伯
家在坎子上面，跟我家隔不到 500

米。在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的劝酒下，
我自然又是喝高了，结果我歪歪扭扭
地离开桌子，从坎子上面一路滚回了
家。我在醉酒出尽洋相的同时，也获
得了一个荣誉称号——酒桶。半斤
不管用，七八两自然没问题。中午三
两三，晚上翻一番。发展到后来，我
是没有小菜也能喝上几盅，到时候酒
瘾就来了。能喝酒了，自然乐意找场

子跟人拼酒。在酒桌上，跟
人吵嘴打架那是家常便
饭。人家都说我是个酒鬼，
一喝就醉，不醉不罢休。每
天，我从父亲开的小店里

“偷”上一瓶濉溪大曲，到单
位和一同事对吹，几粒花生
米，三下五除二，一瓶酒就
见底了，自然是我喝得多，
他喝得少，起码三分之二是
被我喝掉的。

十九岁，也是在过年边
上，我和弟弟去街上母舅家
拜年。舅妈烧了几个好菜，
从床肚底下摸出一瓶好
酒。结果，我和母舅两人二
一添作五将一瓶酒喝个精
光。小弟尚小，滴酒未沾。
回家时，母舅安排我们坐轮
船回家。结果，轮船上酒劲
发着，我躺在船上不省人
事。弟弟在船工的帮助下
把我抬到岸上。然后弟弟
又跑回家叫来父亲，用板车
把我拖回了家。

青春年少，我跟酒交上
了朋友。如果说，我的青春
还有什么记忆的话，酒，无
疑就是我那个特定年代最

为鲜亮最为火红的主题。青春是一
杯酒，一杯呛人的酒，一杯浓烈的酒，
一杯激昂的酒。

如今，青春不再，岁月不居。已
近花甲之年的我，终于懂得，有些事，
咱必须适可而止。比如这酒，小酌怡
情，喝大伤身。生活中不能没有酒，
但＂点＂到为止，方能健康长寿。

□
阮
胜
明

青
春
是
一
杯
浓
烈
的
酒


